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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1日，备受关注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

院成立。回望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群英荟萃，

既有令人称道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

恪、赵元任挥鞭执教，亦有数十位日后享誉中国学术

界的俊杰毓秀求学问道。尽管这场千载难逢的风云际

会仅持续了四年就风吹云散，却造就了清华国学研究

院的“神话”，而今承载着21世纪新希望的新国学院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未来？

风云际会

1925年2月12日，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将研究院

筹备处主任的聘书交给吴宓，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

备处也于当日成立。第二天，吴宓就拿着校长曹云祥

的聘书，到位于北京城内织染局10号的王国维住处，

商聘大师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同时，吴宓于2月

22日赴天津拜谒梁启超。王国维、梁启超应聘后，

吴宓随即与他们商讨草拟“研究院缘起与章程”，并

准备招生事宜。与此同时，吴宓建议聘请陈寅恪担任

国学院导师，后经多次积极推荐得到校方同意，发出

聘任信函。3月6日，在曹云祥主持下的清华学校校务

会议讨论通过了吴宓、王国维等人草拟的《研究院章

程》，为国学研究院建立了“照章办事”的准绳。此

间，经教务长张彭春积极推荐，校长曹云祥电聘赵元

任回国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6月18日，吴宓受

命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8月1日，清华研究院国

学门正式成立，亦通称国学研究院。

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是时代的产物。新文化运动以

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冲击，新文化运动的推

动者对传统文化近乎全盘否定，而对西方文化高唱赞

歌，这种文化上的过激态度让人们觉得中国文化一无

是处，挫伤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引起了一些人

的不满。1919年12月，北大教授胡适发表文章《新

思潮的意义》，将新思潮概括为四个相互关联的部

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而

最关键的是“输入学理”和“整理国故”。

新文化运动主要是输入学理，1919年之后，以

胡适为代表的部分新文化人，开始转向于整理国故。

面对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很多人逐渐认识到，在文

化领域，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无所谓

发展；越是向西方学习就越要重视本国传统文化的研

究与继承；中西文化应当同等对待，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其后东

南大学国学院、清华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

院、还有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相继成立。

1917年，蔡元培在清华高等科演说，就提醒即

将留学的清华学子：“吾国学生游于他国者，不患其

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

所谓“特性”其实就是指民族文化传统。他希望“后

之留学者，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所同

化。学业修毕，更遍游数邦，以尽吸收优点，且发达

我特性也。”梁启超在对1924年甲子级清华毕业生演

说时也说：“不论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他总有他自

清华国学的辉煌与复兴
○ 学生记者 赵岗

清华国学研究院教师合影

（1925年）

前排自左至右：李济 王国

维 梁启超 赵元任 

后排自左至右：章昭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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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精神。假如要丢掉本国民族的性格换取外国的精

神，结果只是把本国性格的好处丧失尽了，外国精神

的好处还是得不着”。

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重新认识传

统文化、主张中西融合已经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潮流。

清华师生也在积极努力中。1924年5月，美国政府批

准第二次退还庚款六百余万，专作教育及文化基金之

用，清华为了竞争这批庚款，加速了改办大学和研究

院的进程。校长曹云祥撰写的《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

之关系》，公开清华发展的三大计划：改设大学、筹

备大学基金、拟设研究院。他指出，近代中国大量输

入西方文化，却忽视了文化的融合和承受，原因是缺

少专门的研究机构。要融会东西，须先彻底了解中国

固有文化。欲了解中国古文文化，则必设立高深学术

研究机构不可。于是在未能普遍设立各种研究机构之

前，先设立了国学“研究院”，因为国学对经费、师

资的要求相对较低，在当时的条件下比较容易开设。

在时代的浪潮和清华师生的推动下，清华国学

研究院千呼万唤始出来，而它也成为这场风云际会

的焦点。

神话诞生

清华国学院汇集众多名师，其阵容在当时无与伦

比。不仅如此，仅存在四年的国学院，总共不过招收

了70多个学生，其中却有40多人成了知名学者，如

王力、姜亮夫、陆侃如、高亨、谢国桢、徐中舒、姚

名达、刘盼遂等，其成材率之高，令人惊讶。这个神

话般的传奇是如何诞生的呢？

叶企孙曾和人说起老清华办学成功的经验，认

为主要是两点，一是经费充裕，二是慎选师资、宁缺

毋滥。这也揭示出了清华国学院成功的一些原因。当

时的清华学校，其经费之充裕是国内其他高校远难

企及的。学生一旦录取，只要愿意长期住校，潜心研

究，笃志学问，学校就发给奖学金。国学院还给予优

秀毕业生奖学金，如1926年的第一届国学院毕业生

29人，成绩优良者16人皆给予每人100元的奖励。导

师还带着学生游北海，在北海静斋坐下来，面对湖光

山色，畅谈学问。国学院还设立专门的购书委员

会，积极添购图书。以上这一切，没有充裕的经

费支持是很难办到的。

经 费 充 裕 固 然 重 要 ， 但 国 学 院 的 辉 煌 更

主要是由名师带来的。彼时国学大师王国维、

梁启超尚在，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陈寅恪、赵元

任、李济学成归来，他们传承了博大精深的传

统文化，也带来了焕然一新的西方文化，以世

界学术之眼光，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努力

达到中西融合。当年国学院招聘导师时，有四

个标准：第一，必须对中国文化的全部知识有

所了解；第二，必须掌握正确科学的研究方

法；第三，必须熟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学

的成果；第四，愿意和学员亲近、接触，热心

指导，以便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丰富的

知识以及正确的治学方法。

王国维的国学功底自不必说，他早年更是

完全潜心于西学，曾系统研读德国古典哲学，翻

译了不少外文著作，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和比较文

学的开山之人。陈寅恪曾总结王国维的治学方法

为三种对比关系：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

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

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早在20

世纪初，王国维就针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之说，提出“学无中西”，指出：“何以

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

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

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又说：

“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

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之学，未有

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

能兴者。……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

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赋

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必如

西人之推算日食，证梁虞剫、唐行一之说，以明

《竹书纪年》之非伪，由《大唐西域记》以发见

释迦之支墓，斯为得矣”	。并强调：“异日发明

广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

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

陈寅恪也有相似的观点。他在《冯友兰中国

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窃疑中国自今日

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

局当亦等于玄装唯识之学，在我国思想史上，既

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

梁启超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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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

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民族之地位。此二种

相反而实相成之态度，乃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

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

所昭示者也。”而陈先生一生信守的学术自由之观

念，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另一

方面也和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密不可分。

梁启超在中学方面是通人，西学方面也卓有

成就，清末民初他积极办报刊写文章，向国人传

播西方知识。赵元任、李济，于中国文化深有造

诣，赵元任将国外新的语言学与中国传统小学融

合研究，李济则用西方先进考古学发掘、研究中

国地下文物。这五位大师无论是学识还是眼光都

是一流的，他们希望通过对国学的教学和研究，

在“西化”之风日盛的情况下，重建中国的本位

文化，而这种重建，不是固步自封，不是沉迷故

纸堆，而是通过交流、融合而博采中西文化之

长，熔铸新的中国文化。

清华国学院短短的四年里人才辈出，不仅是

要有名师，还要有“高徒”。清华国学院草创之

时，传统文化虽然已遭到近代思想启蒙尤其是新

文化运动的重创，但其文脉尚在，尚有大批读书

人熟谙经典，有志于中国传统学问；而且，当时

的社会风习还服膺经典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国

学院的创办就有着十分明显的优势，竖起大旗，

加上有名师坐镇，很快就有各方俊秀前来求师。

国学院入学考试十分严格，经慎重挑选方可接

纳。当时研究院生源质量很高，应届大学毕业生

不足一半，以教育界及学有根底者居多，不少人

在入学前已有著作问世，已是相当成熟的青年学

者，他们带艺求师，能够很快进入状态，加以名

师点拨，迅速脱颖而出。

清华国学院取得巨大的成功，还与其独特的

教育体制密不可分。当时西方式的教育体制已经

广泛引进中国大学，但清华国学院却更像是中国

传统的书院式教学。其章程称:“本院略仿旧日书

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

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

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

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底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

所获。”国学院打破了当时流行的分科教学方

法，不分文史哲，而以导师来分组教学。师生关

系十分密切，与旧式书院类似。

国学院当时择师时曾要求导师愿意和学员亲

近、接触，热心指导，以便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

内学到丰富的知识以及正确的治学方法，而各位

导师也正是这样做的。国学院每月一次的师生茶

话会，交流师生情谊，心得学问。即便这样，梁

启超还是不太满意，抱怨说除了上课，没有更多

时间与学生接触。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对老师

高山仰止，老师对学生倾囊相授，共同涵泳中国

文化，这正是昔日书院教育之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种近乎中国传统的传授方式，对国学教育而言

似乎更为适合。

清华国学院学制一年，但不设学位，由学

生自由选择导师和研究方向，这就可以使学生专

注于学问研究，而不以追求学位为目标。四位专

任教授中，仅赵元任一人有哈佛大学的博士学

位，王、梁、陈三位虽是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

学者，均无博士、硕士头衔，甚至连学士都不

曾是。1925年4月，梁启超应聘到职后，向曹云

祥建议聘请陈寅恪。曹云祥问：“他是哪国博

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曹

又问：“他有什么著作？”梁说：“也没有著

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

难办了。”梁启超生气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

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

寥数百字有价值。”国学院这种不重学历、只看

实才的做法延请到了许多名师；不授学位，学生

也潜心志于学，成为成功的重要因素。

此外，清华国学院导师“常川住院”，学生

不预外务，长住学校，都有利于师生深入交流，

潜心研究。国学院成立时，决定“暂不刊发杂

志。”认为：“（1）杂志按期出版，内容材料

难得精粹。若以照片祝词等充塞敷衍，与本院声

名有损无益；（2）学生研究期限，暂定一年，

曹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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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时间已苦无多，若在分心于杂志之著述及编

辑，必荒学业；（3）佳作可刊于丛书，短篇可

于《周刊》、《学报》中分别刊登。”这些制度

上的创新都推动了国学院取得丰硕的成果。

流星陨落 

清华国学院成立半年，运作顺利，吴宓等人

对此很满意，议定进一步扩大发展的设想。但校

内一些老师对设立国学院一直都不以为然。

1926年1月5日研究院扩大的计划提出以后，

受到了教务长张彭春的反对。其实张彭春等人主

张研究院应办成与大学衔接的多学科研究院，而

吴宓则想办成一个有自己特色的国学研究院。讨

论结果否决了吴宓的计划，通过了张彭春等人的

提议：“此后研究院应改变性质，明定宗旨，缩

小范围，只作高深之专题研

究，而不教授普通国学，教

授概不添聘，学生甄取要从

严，可用津贴之法，冀得合

格之专门研究生。”对此决

议，吴宓当即表示反对，梁

启超也表示反对，赵元任、

李济则表示赞同，王国维不

置可否。

此 后 ， 此 决 议 经 过 复

议，略有改动，王、梁、赵、李（时陈寅恪尚未

到职）都表示同意，但关于研究院未来之决议

“俟大学研究院成立之日，现研究院即归并其

中”，吴宓表示坚决反对，并坚辞研究院主任，

尔后职务由校长曹云祥“兼理”。张彭春因工作

关系，引起校长及同事不满而辞职，梅贻琦接任

清华学校教务长，主持国学研究院院务，这场变

动才暂时结束。这次决议明确了国学研究院不是

一个长期存在的机构，其撤销只是时间问题了。

1926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

湖，清华国学院痛失名师。此前，梁启超因病

住院，因误诊割去右肾，体质大降。国学院遂

由盛转衰。1929年6月21日，清华举行毕业典

礼，校长罗家伦致辞中说：“研究院的同学，

这也算是最后的一班……下年本校将正式创办

各科研究院。”

1929年7月，清华国学研究院送走应届毕业

生，也走完了它四年的艰辛历程。陈寅恪改任清

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赵元任被中央

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

任，其他教职员也都担起了新的工作。

此后，清华国学院的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

精神由文学院继承，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

王力、冯友兰、吴晗等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在文

学院教书育人，培养了众多著名学者和大师，还

有许多政治家、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如曹禺、

钱钟书、季羡林、夏鼐、李健吾等。1952年院系

调整，清华大学文学院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撤销文学院建制。

涅槃重生

20世纪80年代后，清华文科进入重建阶段，

清华人文学科迅速恢复，学术实力提升也相当

快。这都为国学院的复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清 华 国 学 院 的 复 建

与近年来越发受人关注的

“国学热”密不可分。近

3 0 年 来 随 着 中 国 经 济 的

迅速发展，人们在物质生

活得到满足之后，对精神

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

高，也有了更多的经济条

件和时间保证去关注文化

生活，从而极大推动了文

化产业的发展，发掘、研究传统文化成为满足社

会需要的重要方面。随着中国国力和世界影响力

的增强，我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文化，学界与媒

体联手，更加促进了国学热的勃兴。

国学已不再是从前的阳春白雪，已经从精

英走向了大众。民间国学热中，许多地方都从娃

娃抓起，诵读经典。《百家讲坛》风起云涌，面

向民间，以白话方式重新解读经典，唤起了社会

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国学读物成为出版业新

秀，尤其是白话经典更成为畅销之作。企业界很

多人为提高品位，纷纷报名参加国学班，也使许

多大学面向社会的国学讲堂爆满。国学之热，已

遍及天下。

但是，国学的普及也带来了国学的歪曲和讹

误。国学的市场化，为迎合听众、读者的口味，

存在被随意歪曲、任意解释的弊端。这就需要有

严肃的指导。一些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成立，一方

面是国学热时代大环境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为

了规范国学，以正确的态度去审视国学。人大、

王国维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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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概览

成立时间	 2009年11月1日。

题       词	 李岚清为国学研究院亲笔题词：“为研究弘扬国学精华做贡献”。

院       训	 “宽正、沉潜、广大、高明”，由著名国学大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专门题写。

导       师	 陈来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刘东教授：主要研究美学、比较文学和国际汉学；

	 刘迎胜、姚大力教授：均以元史研究见长，是中国元史研究会的正副会长。

目       标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校属、跨院系的研究机构，将秉承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精神，参与新时期以来清华文科的恢复振

兴，力求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为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一个一流的国际化的平台。

理       念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依然承续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也将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为宗旨传承

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精神。

研究工作	 一：一份《国学文摘》。

	 二：两本杂志，刘东主编的《中国学术》，还有刘迎胜和姚大力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元史》。

	 三：三大讲座：陈来主持的“梁启超讲座”，刘东主持的“王国维讲座”，刘迎胜和姚大力共同主持的“陈寅恪讲座”。

	 四：四套丛书：《清华国学讲演丛书》，《清华国学文存》，《清华国学论丛》，《清华国学译丛》。

	 五：设立五个研究室，这跟老国学院的编制一脉相承。

北大、武大等高校都已先于清华成立了国学院，清华作为历

史上曾经有过辉煌国学成就的高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有责任为当代国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研

究院正式成立，并请来了四位皆能独当一面的名师：陈来教

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刘东教授主

要研究美学、比较文学和国际汉学；刘迎胜、姚大力教授均

以元史研究见长，是中国元史研究会的正副会长。

在当今文史哲分科的教育体制下，新国学院与老国学院

不同，清华大学国学院不以教学为主，不招收本科生和研究

生，但会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开展研究为主，更像是一

个平台，一个国学文化交流和研究的平台。具体的计划可以

概括为：“三个讲座”、“两个杂志”、“四个丛书”。

昔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是在当时独特的社会环境下，

集天时地利人和而促成的一场千古盛会，虽为时短暂却光芒

四射。今日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乃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背

景下成立的，没有当日国学院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然今日

之国学研究院于新的环境中亦有昔日无法企及的条件。今日

世界文化交流远胜于昔，研究方法亦远多，已有之成果更是

层出不穷，且更有和平安定之社会、欣欣向荣之经济支持，

今日之国学研究院亦将走出自己的一条新路。陈寅恪为王国

维写的碑铭赞其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亦是

老国学院的精神象征，今日之国学院当承此精神，成就独具

特色的辉煌，续写傲视寰宇的篇章。

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左）和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共同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揭牌

李岚清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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